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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君

强词有理

放 下 □ 寒 石

纸上博客

异乡人 □ 阮小籍

人在旅途

古东访瀑 □ 贾化文

时尚辞典

独自游戏
□ 一 清

坊间纪事

四爷唱戏 □ 李炳章

手机语文

望海赏月 □ 窦更勤

心灵小品

愿为果 □ 彭子玲

当我们来到古东，面对着眼前这座山，
心里立马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桂林到阳
朔之间，漓江两岸有数不尽的秀丽山峰，怎
么能轮到这既不峭拔又不绮丽的它呢！是
不是导游搞错了？

带着疑虑重新审视这座并不起眼的
山，发现它的植被格外茂密，一下子把其他
山峰给比了下去。也许那名声在外的瀑布
群就隐藏在这一片浓绿之中？果然，行不多
远山前就呈现出一片水面，乘船荡过这片
水面开始登山，我们要循着水声去找瀑布
了。

走着走着，耳边传来一片轰轰声，似闷
雷，又似千军万马的厮杀声。我们的脚步不
由加快了，水声越来越大，水汽越来越重。
随着石径转折，一幅意想不到的画面猝不
及防地呈现在眼前。在一片藤蔓飞舞的背
景前，一道又宽又高的银瀑从头顶直泻下
来，巨大的水声淹没了山间的一切喧闹。透
过水流，黑色的峭壁忽隐忽现，脚下的一块
岩石上赫然刻着“古东瀑布”四个大字。又

见远处有七八个年轻人，正拽着岩石上的
铁链，脚蹬草鞋，迎着水流艰难地向上攀
登。激流无情地在他们身上冲击着，浪花在
他们头顶上飞溅着，一个个活像落汤鸡，却
依然不顾一切地叫喊着大笑着，没韵没调
地高唱着，奋勇向上。

后面的路还很长，更好的风景还在等
我们去发现。按照导游说的，听着水声走就
能找到瀑布，我和老伴撒开脚丫子就往上
奔。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两旁是一眼望不
透的葱茏树木，耳边是欢笑的水声。我们溯
流而上，一会儿溪水闪着银光在眼前奔流，
一会儿只听到哗哗的水声不见踪影。转过
一丛树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后，一道白练
高挂眼前，虽然没有先前的那道气势大，但
那种奋不顾身一泻到底的气概，倒也荡气
回肠痛快淋漓！正感叹间，蓦然看见旁边的
岩石上清清楚楚地镌刻着“绣幕牵丝”四个
大字，这大概就是它的名字吧？可是现在水
量太大既没有绣幕的感觉，也没有牵丝的
意象，也许到了枯水期就名副其实了！

我们一边欣赏一边议论着，在水声的
引导下，继续寻找未曾露面的瀑布。正行走
间，一阵呼呼的声音在前面响起，急步向
前，拨开藤蔓，果然又是瀑布！只见一痕碧
水紧挨着斜坡抖落下来，就像一幅长卷徐
徐打开，在秋天的阳光下熠熠闪光。正要思
考它的名字，早有石刻在旁———“书生展
卷”，我和老伴同声叫道，贴切！

越往上走路越陡，越往上水流越小，渐
渐地水声变成孩子般清脆的笑声。到处是
乱藤缠树，到处是丛莽掩溪，我们只能凭声
音去寻觅那捉迷藏般的瀑布，依照水声的
大小来判断它的大小高低。当我们耳边响
起异样的水声时，就马上断定这又是一个
不一般的瀑布。急步向前，转过绿丛，果然
令我们眼前一亮。前面的悬崖有两道银瀑
从上面坠下，可是落到中间却又合二为一，
就像两条银龙互相搅缠在一起，齐齐地落
入深潭，溅起水花纷扬，雾气迷蒙，活生生
地在这山间挥洒下了一个大大的“丫”字。

我们是顺着溪流往山顶攀登的，一会

儿在它的左边，一会儿在它的右边。眼见得
层层山峦落在脚下，一路上还看到了诸如

“神龟饮涧”、“鸳鸯戏水”、“龙腾虎跃”、“空
谷连理”、“幽径听涛”等数道瀑布。想不到
这座貌不惊人的山上竟有如此丰厚的底
蕴！终于，我们找到了水的源头，眼见一股
泉流从一个不大的的洞中汩汩流出，这就
是古东连串瀑布群的滥觞！此处已经垂直
高出漓江水面数百米，真是山有多高水有
多高，而且这水流就这么无休止无穷尽，充
满活力地喷涌喷涌，令人禁不住啧啧称奇
遐思无限！

泉眼旁有一小亭，曰清泉亭。老伴坐在
那里揩汗歇息。眼见山头已不很远，我便独
奋余勇攀上山巅。放眼远眺，但见碧波如练
的漓江蜿蜒南下，千姿百态的青山矗立两
岸。就在我的脚下，已有几处殷红的枫叶如
火焰般燃烧，在晴空丽日下格外明艳。至
此，我对脚下的这座山才有了新的理解。于
是心有冲动，竟禁不住篡改刘老的名句：山
不在高有水则名，水不在深成瀑则灵！

人是最不擅长放下，也最不善于放下
的动物。

见过一个实验：生物学家让一群猴子
通过一圆孔取装在容器里的苹果。猴们兴
奋不已，纷纷尝试，却无一成功，原因是圆
孔不够大，当它们“手”拿苹果时恰好被圆
孔卡住，不拿苹果则可以自由出入。后来它
们学乖了，知道取舍，把容器中小的苹果挑
出来拿走，留下最大的在容器里……

人与动物最大区别(之一)，据说是人
有手，而动物没有。猴子的前肢功能已接近
手，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爪，似乎称之为
手是对手的不敬。倒是有叫“猪手”的，只是
那“手”在荣幸地被搬上餐桌才算，且还带
了引号。在人潜意识里，手是人类的“专
利”，人类唯手独大。手是我们最好使的工
具，抓、拿、推、攫、擒、扒、搬……瞧瞧这些
带“手”的字，就知我们的手多有能耐，几乎
无所不能。手是用来抓拿的，这没有问题，
关键是，人们似乎忽略了手的另一功能，即
放，放手，放下。收放自如，是手的本能。拿
起若放不下，人迟早会被手累死，手也就难
成其为手。

这让我想起，人其实存在着另一只手，
另一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

这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就长在人心
里。

一只猴子丢了西瓜捡芝麻，在猴看来
再正常不过，它就觉着芝麻比西瓜香。别的
猴也不会因此笑话它，猴是真实的。人却要
说它傻，猴样。人的可笑之处还在于，明明
觉得芝麻比西瓜香，明明那一刻更想品尝
芝麻的味道，却还要在心里比较彼此的价
格，看谁更值钱一些，怎样更划算一些；即
便心里向着芝麻，还要窥伺周围的人，看有
没有人瞧见，会不会被人笑话。一个老怕被
人笑话的人，怕是一辈子只能守着西瓜的
甜，而品尝不到芝麻的香。

人有面子，好面子无疑是又一只无形
的手。对财富、权力、美色、名誉的追逐，都
是面子工程的一部分；天下的名与利都归
己有，光宗耀祖，扬名八方，自然最有面子。
但是，风光固然风光，却劳神难免，挠心难
免。你想呀，人人都好面子，人人都有面子
工程，要在面子与面子的艰难PK过程中胜
出，谈何容易；其二，追求面子无止境，大家

的面子一样光鲜，也就无所谓谁更光鲜。换
句话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再有面子，
也未必比有些人更有面子；再者，好面子的
根子是虚荣心作祟，好面子者很难觉察自
身的虚荣，因而注定好面子者心里不得安
宁、永难轻松。

贪字无“手”，却最能见出这无形之手
的贪婪与无耻。这无“手”之手，仰仗自己

“无形”，以为别人看不见，可以在阳光下撒
泼、疯张，肆无忌惮频频出手。尽管伸手不
一定“必被捉”，但是贪得无厌，“贪多嚼不
烂”、“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屡见不鲜。有一
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何况还有法律之剑
高悬。这样的手，被捉乃至被砍都是天经地
义的事。

说个极端的例子。曾有媒体报道，深
圳一名实习女护士，坐电梯时埋头玩手
机，结果被运行失常的电梯活活夹死。一
个花一样的生命夭折了，让多少人为之扼
腕叹息。尽管致人于非命的是电梯，但是，
倘若当时她没在玩手机，情形可能完全不
一样。自打手机问世至今，随着功能的日
益完善，许多人已经须臾离不开手中的

“机”了：上网、聊天、游戏，短信、微博、微
信……一机在握，尽在掌控；工作时在玩，
工余时在玩，甚至连吃饭、睡觉、开车、坐
电梯……也机不离手。我想说的是，惨祸
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手机再好
玩(别的物事也一样)，该放下时一定要放
下，该干吗还得干吗；不着边际、相互混淆
的结果很可能是工作生活秩序大乱，不出
岔子才怪。

其实，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一个有着
三十多年烟龄的瘾君子，在医生的一言禁
令下，乖乖放下手指中戒了二十多年没戒
成的烟。可见，真要放下什么，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难。在艰难的抉择面前，猴子都学会
了取舍，知道留不属于自己的大苹果在容
器里，何况人呢？

该放手时放手，该放下时放下。佛家
道：舍，便是得；不舍，哪有得。放下，便得自
在。人生就像一场出行，背负的东西越多，
走起来就越累，只有放手，放下一些东西，
才可以轻松前行。心灵的修行亦如此，只有
少装一些世俗杂念，专心做好自己的分内
事，才能拥有一个宽敞、明朗的空间。

村子里常有流浪的异乡人，有时是
崩爆米花的老头儿，有时是放蜂的中年
男人，有时是登缸吞剑的少女……

崩爆米花的一般都是孤独的老头
儿，一般都是秋天或者冬天一个人出现
在村里。老槐树下、石碾旁、小学校门
口、打麦场的麦垛边，随便一个背风
的地方，只要生了火，不一会儿功
夫，葫芦一样黑乎乎的压力锅“砰”
的一声，白花花的爆米花就塞满了长
长的口袋。爆米花香甜的味道引得孩
子们鸟雀一样围了过来，再“砰”的
一声，孩子们吓得捂着耳朵如受惊的
麻雀一样呼啦啦四散奔逃，而后重又
围拢过来……“跟爷爷走吧，管你吃
个够！”老头儿一脸漆黑，说话时漏
出来黄黄的牙齿。跟着他走了，或许
真的会有吃不完的爆米花，有一次我
就跟着他走出了村子，他却说，“回
去吧，你妈在喊你回家呢！”

老头儿有时会在村里呆上好几
天，夜里就睡在村里的饲养室里，孩
子们围在他身边听他讲《岳飞传》、
《杨家将》、《隋唐演义》。老头儿肯
定地告诉我们，岳飞其实没有死，他去
了一个遥远的大山里，成了神仙。老头
儿说，岳飞和秦琼比较，秦琼更有钱，
因为秦琼的瓦楞金锏是金子做的，比岳
飞的枪值钱多了。

老头儿悄无声息地来，也悄无声息
地走，放学回来，石碾旁只剩下黑乎乎
的一片煤灰，老头儿不见了踪影。我的
心里有莫名的失望，很是羡慕老头儿来
去自如的生活。

还有一对儿安徽放蜂的夫妻，男的
40多岁，一点儿都不帅，女的20多岁，
漂亮得仿佛八月的荷花，连走路都袅袅
婷婷，村里的男人都看呆了。男的安徽
口音，女的却是唐山话，村里人说，男
的到唐山放蜂，女的迷上了他，于是死
心塌地跟着他天南海北地流浪。夫妻两
人就住在村头一个孤零零的院子里，院
子早些年住着狗蛋叔和淑珍婶。那年因
为狗蛋叔打牌，淑珍婶上吊死了，就吊
在大屋的房梁上。一年后，狗蛋叔也死
了，据说是喝酒喝死的，也是在那间屋
里。房子荒了，放蜂的夫妻住了进去。
每年春天，他们像燕子一样飞来，荒凉
的院子渐渐有了生气，院子里飘着炊

烟，屋檐下挂满了红辣椒和玉米，有时
屋顶上晾晒着男人或者女人的衣裳。春
日暖暖，更多的时候，是女人在屋顶晒
被子的身影，树荫覆盖的房顶，一床东
北大花布的被子散发着家的气息……

再后来，放蜂的安徽男人身边不见
了那个女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年女
人。村里人说，中年女人是男人的老
婆，把年轻女人打跑了；也有人说，年
轻女人厌倦了漂泊的生活，回唐山了；
还有人说，男人根本就没老婆，那个中
年女人是男人在峨眉山放蜂时认识的，
女人原本有家有老公，喜欢他就跟他私
奔了。

村里的女人说起放蜂的安徽男人，
多是“挨千刀的”，但我看得出来，她
们都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好像是有一年
的六月吧，槐花刚落，安徽男人收拾东
西要去延安赶花季，第二天，村里的
“村花”红玲姐也不见了。留下那个中
年女人一口的四川话，在骂他“没良心
的”。

母亲就常常这样骂父亲，村里的女
人都这样骂自己的男人。但在我，却很
想跟着放蜂人四处流浪，有山有水看
着，有花有蜜吃着，有数不清的艳遇等
着，大约，男人都没良心吧。

那一年，秋天了，村里来了两个耍
杂技的女孩，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四
五岁，姐姐把明晃晃的大刀片子舞得密

不透风，刀把儿上三尺长的红绫子如雨
后的彩虹，看得我都呆了。大刀舞罢，
姐姐双手抱拳一揖：“在家靠父母，出
门靠朋友，各位叔叔、大娘、婶子、伯
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
场，小女子这厢有礼了！”一番话赢得
满场喝彩，妹妹拿一个小布袋开始挨家
挨户要粮食，小嘴巴“叔叔、大娘”
地叫着，小布袋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玉
米、绿豆、花生啥的。夜里姐妹俩就
住在村支书家里，没多久，姐姐就和
村支书的儿子结婚了。姐姐是东北
人，我们都喊他丽萍嫂子，如今丽萍嫂
子都五十多岁了，丽萍嫂子说：“那时
候穷，没办法，谁让你建国哥家有饭吃
呢！”我家和丽萍嫂子家住一条街上，
跟着丽萍嫂子我也学了些“三脚猫”的
功夫，电影《少林寺》流行那阵子，我
13岁，是村里孩子们的“老大”，很是
潇洒。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说起来
恍若隔世，转眼我已是人到中年，为人
夫、为人父，上有老、下有小，心里累
了苦了，便忍不住有“流浪”的念头。
是崩爆米花的，就给孩子们快乐；是放
蜂的，就天南海北地漂泊；是练武的，
就路见不平一声吼……

做一个流浪的异乡人多好，无牵无
挂、想走就走、想来就来，至少，在别
人的眼里，异乡人是那样的幸福。

电脑里新装了一个游戏软件，下弹子
棋。

隐形的对家明显是位高手，先是过河
拆桥，然后对我进行围追堵截，我眼睁睁
地看着对岸理想的位置，就是去不了。

兴致勃勃地玩了几盘，很快就觉得
没意思。对家按照固定的程式，总能胜
我一筹，他没有失误，也没有灵感突现
的冒险，没有激情，只一丝不苟地执行
着程序命令。我忽然意识到，在这场游
戏中，始终是我一个人在激动，在热血
沸腾，没有人与我分享得胜的快乐和被
击败的失落。没有细致的交流，也没有
激烈的争吵。我面对的对手不过是一台
冷冰冰的机器。

下弹子棋原本是我心爱的游戏，圆溜
溜的、透亮的玻璃弹子棋捏在手上，凉意
沁人，水晶般的色泽，红蓝绿黑白任你选
择。棋盘上的风云变幻，转化成对手脸上
的阴晴不定。我们会轻轻地哼着小曲，或
开着对方的玩笑，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分
散对方的注意力。胜了，接受着对方的恭
维或不服气的挑战；败了，有对方安慰的
话语或者不客气的奚落。我们为对方某一
步棋违反了游戏规则而激烈地争吵。也会
悔棋耍赖，并磨破嘴皮向对方说明自己此
举的合理性。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指
手画脚，津津乐道，切磋棋艺。由此，围
绕着小小的一张棋盘，产生了棋品，棋
格，棋意。当然，有可能因为下棋结了
仇，也可能在下一个棋局，相逢一笑泯恩
仇。从棋中可观人品、人格、人心、人
生。相比之下，和机器之间的下棋是多么
单调乏味。

现代人似乎更乐意于一个人的游戏。
电脑里装上各种各样的游戏软件：围棋，
象棋，军棋；卡通游戏；扑克牌游戏。一
个人端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移动着鼠标，
没有欢呼，没有争吵，没有交谈。看不见
对手为一步棋绞尽脑汁的模样。不需要揣
度对方的心思，不担心会得罪人。游戏玩
下来，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电脑一
关，一切都杳然无痕。

前段时间坐火车北上，旅途漫长，一
个人颇觉无聊，如果能找人打打牌，下下
棋就好了。然而环顾四周，人们或是低头
玩着手机里的游戏，或是发着短信息，对
着手机或电脑，他们的表情或欢乐或伤
感，生动活泛。可是一抬起头来，面对旅
途中的同伴，立即变成——— 拒人千里之外
的冷漠。

今年八月十五，正值月亮最
圆。日照海边又是一个极佳的观
赏点，心中有月的人们早早相聚
于万平口。

只见碧透晴空下，海天相接
处，冉冉玉兔，先朦胧发光，再露头
眨眼，后莞尔一跃，万顷微浪豁然
灿笑，一条金光银光交织的凌波大
道对着每一个人直铺过来……

人月相通时，人群沸腾着，唏
嘘着，安静下来又仿佛能听见泪
水滑落的声音。

美景如斯，心旷神怡，忍不住
涂鸦两句：

快把月光咽到心里/让月饼
退出饕餮时代/快让灵魂凌波微
步/让明月启迪内心大爱/快将团
聚放大时空/让佳节本性与俗礼
分开

再抬眼时，呵，今晚的月亮不
仅升得快，而且清透得好像碧玉
一般，近得能让你贴贴脸。这不可
思议的皎洁吓得我不敢再造次，
只心存景仰地怀想起一些大师。

张九龄写《望月怀远》时，天
空有这么晴朗吗？月亮有这么圆

润吗？如果能来日照，坐在干净的
礁石上，迎着清凉干爽的秋风望
海赏月，写出的诗会不会更让人
心醉呢？

齐己写《中秋月》时，说无云
但有露水；说月明但还能看到星
星，还有东林碍眼、关夜可怜。他
当时若来这里，绝对不用“还许分
明吟皓魄”，也不会“四海待看当
午时”了。

晏殊吟《中秋月》，在院子里
转来转去，霜影梧桐、独人向隅，
自己怅恨，却担心嫦娥。他所赏的
月肯定不是最圆最大最亮的。再
说，不见大海哪有豪情？

还是苏轼大师《中秋月》写得
霸气，不仅“暮云收尽溢清寒，银
汉无声转玉盘”，《水调歌头》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
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更是叫
绝。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
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
一出，余词尽废。”

苏轼大师来过日照这一带。
他六月二十夜渡海，去密州时就
经过这里。

自1968年起，北村联中每年
在“六一”儿童节和新年举行两次
文艺汇演，节目分别安排到各村
演出，精彩的节目还要送到公社
汇演，公社再逐级向上选送。

有一年，儿童节文艺汇演节
目单安排好后，各大队的代表到
场参加评议。这事被军属李大爷
知道了，找到学校说：“我也要参
加儿童节汇演。”

李大爷身高一米八，体重二
百多斤，是远近闻名的大胖子，也
有人称呼他“军属老大爷”。他儿
子是部队上的师级干部，为人厚
道，孝顺，对父母百依百顺。李大
爷要唱京剧，叫儿子买来乐器，买
上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
子荣的行头：一身军装和皮大衣。
李大爷还要买黄牛，闲来无事去
北坡放牛，儿子照样寄钱回来。

每天晚上，李大爷招呼五个
村庄组成的北村剧团在他家排
戏。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乐器伴
奏的、拉火烧水的，上上下下足有
五六十个人，灯火通明演到半夜，
热闹非凡。逢年过节，剧团带着排
练成熟的节目到周围乡镇驻地和
大村庄巡回演出，是当时县里较
有名气的京剧团。

白日里，李大爷割草放牛，将
牛喂得膘肥体壮，每逢夏庄大集
牵去晃市。买家和经纪人问：“这
是谁家的牛？”他会笑呵呵地说：

“咱家的。”接着，他便夸耀一番牛
的优点。粗喉咙大嗓门引来周围
许多买卖人凑上前观赏。大家伸
出拇指夸赞说，这牛喂得好，这牛
值钱。他沾沾自喜，就心满意足

了。要是问他多少钱卖牛时，他要
出天价使人高不可攀。这老爷子
不管唱戏还是喂牛图的是名气，
谁要是说出个“不”字来，他总要
打破沙锅问到底，给你个下不来
台。

“军属老大爷”要我把他的两
个拿手节目安排在汇演节目中，
一个是《杨子荣打虎上山》片段，
另一个是自编自演敲打着“牛胯
骨”的说唱片段。我说：“四爷(按近
村辈分的称谓)，‘六一’是少年儿
童的节目汇演，你老年人不好参
加吧。”他理直气壮，说：“李老师，
你们学生能扮杨子荣，我为什么
不能唱《打虎上山》？青岛原来那
个老书记解放前曾在青岛一带打
着竹板说唱发动工人大罢工，何
崖隋区长在东北乡镩石磨，敲打
着钻子说快板发动农民闹革命，
我为什么不能打着牛胯骨演节目
唱共产党！”老爷子一肚子理儿。

他的节目穿插在汇演中，粗
犷的嗓门唱腔倒给同学们带来一
串串笑声，牛胯骨的特殊节奏和
响声活跃了会场的气氛。汇演结
束，他问每一个评委演得好不好？
你想，谁能说个不字呢？大家都说

“好”，必得报到公社去汇演。这事
可真为难人，不报他定会纠缠个
没完。我到公社把他的特殊身份、
节目的优点作了详细说明，争取
领导理解，并要求逐级推上去。公
社、县教育局真的放低标准，许他
去了地区登场演出。地区评委可
没有特殊照顾，他没有获奖，懊
丧不已。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
四爷用牛胯骨表演节目。

果，真是一个美好的状态，饱
满，鲜艳，不轻易凋零，是尘埃落
定后一个迷人的姿态。

这个小镇是蜜桃之乡，成熟
的季节，夭夭十里桃林结满了桃，
青翠的，粉红的，你挤着我，我挤
着你地挂在枝头，真像是齐齐去
奔赴一场盛宴。这漫山遍野的成
熟，真是惊心啊！

看它们赴死般鲜艳欲滴地挂
在枝头，满山满树地渐欲迷人眼。

果的姿态比花的姿态更饱
满，更鲜艳！

花太轻飘飘了，花开一季，过
后不过是一地残红。而果，这些缤
纷夺目的果，得意地挂在树梢，被
农夫的手温情地摘下。每个果都
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远走他乡，或许会流
放街头，或许会被珍藏在温馨的
家里，冻在冰冷的雪柜里，有的甚
至会被遗忘在树梢上，日晒风吹
雨打，终于干枯，落下，零落成泥
碾作尘。

可无论怎样，到底是一生，以
果的姿态，轰轰烈烈，又美又短
暂。

我走进果园，看着这些饱满而
又美好的生命，竟然舍不得伸手去
摘。每个果都会有每个果的宿命，
只是落在我手上的这个，它，是不
是心甘情愿地被我果腹呢？

我非果，焉知它的心意！可它
们争相挂在枝头，以最美好的姿
态示人，不正是渴望得到眷顾吗？

也或许，不，这样努力地招蜂引
蝶，不过是它们必须要挥霍掉的
芳华。

雪小禅在《愿为果》里说，我
要做一枚果，哪怕飘零枝头，也是
一枚果。不会轻易如花样凋零，来
年，等待另一季。

她喜欢的张爱玲还有杜拉
斯，全是红尘之中修炼出来的一
枚果。

杜拉斯就算老成了那样，满
脸皱纹，叼着一支烟，可那眼神，
却是饱满的，鲜艳的，剑走偏锋，
内心的苍茫成就了她。张爱玲更
甚，年轻时候活得像部传奇，晚年
就把自己锁在公寓里，最后以决
绝的姿态离去，那苍凉的手势就
这样成了永恒。

她们跟果，都是一种姿态啊，
是尘埃落定后一个迷人的姿态。

花是短暂的，会被风雨击垮，
只有果，日晒风吹雨打之后，以一
个坚定的姿态悬挂在枝头，高高
在上，阡陌纵横人世间。

我喜欢这种姿态。饱满，鲜
艳，坚定，决绝，内心苍茫，气势傲
然。

女人如花，花似梦。不，我不
要做花。

我要做一枚独立特行的果。
它不会轻易飘零，浮生若梦里，不
怕独自眠餐独自行，只要够坚定，
就可以把光阴的精华慢慢凝聚，
以一个迷人的姿态尘埃落定。

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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